玛加伯上下（Book of Maccabees I and II, Libri Machabaeorum I et II）

《圣经》中有两本书以玛塔提雅司祭的儿子犹大的别号「玛加伯」为名，因为这两本书特别记述犹大的英雄事迹。这两本虽然书名相同，且分为上下两卷，但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作品。

除了这两卷以外，还有属于伪经的两本「玛加伯书」，是比较晚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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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提及者，即是《加上》和《加下》的正经性的问题。在古时侨居于巴力斯坦以外的犹太人，都以《玛加伯上》、《下》两卷为圣书，且列入 《七十贤士译本》；内但巴力斯坦的犹太人却没有把这两卷着录于自己的正经书目内。其缘由大概是因定立正经书目时，法利塞人在敌对由玛加伯家族所出生而满怀世俗观念的阿斯摩乃王朝，而 《加下》又因为其原文为希腊文的缘故。基督教的大多数教派因随从巴力斯坦犹太人的《圣经》书目》，所以未将《玛加伯上、下》卷列入正经内。

一、玛加伯上

内容：
《加上》所记，为犹太人在玛加伯兄弟三人的领导下，所经过的四十余年为本族宗教自由而战的历史（一七五～一三四年）。在绪言内作者描写犹太教在叙利亚色娄苛王朝的统治下，所遇到将被消灭的危险。当安提约古第四设法利用希腊文化及多神教排除犹太教时，玛塔提雅司祭和他的儿子们，以及一切忠诚的犹太人开始反抗叙利亚，而从事战争（1-2）。首篇（3:1-9:22）记载犹大玛加伯的热诚英雄行为和他击败叙利亚的三个国王（安提约古第四、第五和德默特琉第一）的胜利。犹大顺利解放了耶路撒冷，重新祝圣圣殿，并为保卫本族独立而与罗马结盟；但他自己最后在敌人猛攻时，拼命作战而阵亡，中篇（9:23-12:53）叙述约纳堂以灵巧的手腕，利用叙利亚国内的纷乱，成功地解救了犹太民族；但他自己却因受了叙利亚将军的欺骗，被捕而遇难，后篇（13:1-16:24）记载息孟怎样以战争和外交谈判的手腕，达成本族和宗教的完全独立；但不幸为自己的女婿所暗杀，他的儿子依尔卡诺继父作犹太总督。

作者及年代：
本书的原文是希伯来文，但所存者只有译文。作者必是一位住在巴力斯坦的热心犹太人，他对犹太的地理、本族的法律和当时的历史都很熟识。着作的时代应在公元前六三年以前，即在罗马军队占领耶路撒冷以前，因为作者对罗马还怀有好感。本书大概写于公元前一百年左右。

本书因问世的年代与所发生的史实很近，为认识犹太民族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的历史是很可靠的证件，尤其可信赖的，是因为作者除了自己的见闻外，多采用了圣殿及国家档案内所保存的公交（14:27-49; 8:22-32; 10:18-20, 25-45 等）。

文学类型：
论思想和笔法，作者好像是摹仿古代以民的史书（如 民、撒上、下、列上、下）而编辑的，即是说，他以以民所遇到的灾难为来自天主的惩罚，以玛加伯人克服敌人的战争为信仰天主及热诚祈祷的结果（3:17-22, 58-60; 4:8-11, 30-33等）。作者虽然有时以夸张的笔法来称赞天主或颂扬解救以色列的英雄（5:54; 7:46 等），但并未减轻他记事的史实性，这不过是属于以民编辑史书的特性而已。当今的批判学者大都承认本书历史性的价值。

宗教上的内在价值：
按作者的思想：真正宗教的存在，全然有赖犹太民族的生存，为此，他认为为着本国的自由从事战争，与热心奉事天主是同一义务，对那些只由消极方面抵抗敌人，甚至为信仰忍苦受死的犹太人，并不表示赞同。在这一点上他与下卷的作者的观点有显着的分别。

再者，本书的作者认为犹太人的宗教，好像全在遵守法律及盟约的规条上（2:19-22, 27; 3:21 等）。为保守法律不惜用武力攻打异族（2:64-66），又不惜消灭本族犯法的人（2:23, 24, 44-47）。

以法律为中心的作者，对于天主有一过于超然的概念，甚至不敢轻意用天主的名字，而只称天主为「天」（3:18, 19, 60），或「以色列的救主」（4:30），或简称「他」（2:61）。虽然作者多次提及领袖和百姓的祈祷，但这些祈祷文并未表出选民与天主的亲切关系。再者，虽然作者认为政治领袖未曾忘记以民的命运，掌握在天主的手中（2:61; 3:19; 12:15; 16:3）：且拿 《圣经》内所记载天主的教训为领导和安慰（12:9），但实际上，在本书内却缺少了古先知论天主所表示的熟悉经验，及对天主所怀的殷切盼望心情。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曾三次提及在玛加伯时代没有先知（4:46; 9:27; 14:41）。

在这时候，宗教方面还发生了一个新的难题。玛加伯家族虽然战胜了外来的异教危险，但国内却出现了另一个危险：即由约纳堂以来，政治与宗教的主权为一人兼管。这政教大权合一的危机，终于在以后的阿斯摩乃王朝时明显地出现了。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作君王兼大司祭的领袖，时以政治势力，来威胁邻邦的民族归附犹太教，遵守 《旧约》法律；同时，另一方面犹太民族中出现了一些热心的党派（尤其法利塞派），极力反对世俗化的大司祭。阿斯摩乃王朝即是为了这两权合一的纠纷，最后使犹太民族又完全丧失了玛加伯人在战争中所获得的自由。

二、玛加伯下

此书虽称为「《加下》」，但实际上与「《加上》」毫无关系。它所记述的，是论及犹大玛加伯英雄作为的另一个，与「上卷」平行的叙述，并未讲及犹大兄弟的历史。

作者：
本书的原文是希腊文。据 2:23 作者是照一位基勒乃人雅松所写的五卷史书，编辑了本书，作为犹太人在犹大玛加伯领袖下为教自己作战历史的撮要谁是此书的编辑者，无法确定，但可以推知他是一位侨居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虔诚犹太人。倘若卷首的两封信（1:1-2:18）是作者自己所附加的，那么此书写成的年代，应在公元前一二四年以后（1:9）。

内容：
《加下》开始抄录两封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寄给侨居于埃及的兄弟们的书信（1:1-10 a; 1:10b-2:18）。两封信是催促侨胞过洁殿节（1:9, 18; 参见 加上 4:56, 59）。其后，作者在一篇序言内，说明他编辑本书所采用的史料，和他着作的目的及方法（2:19-32）。

本书主要部份分为五篇，每篇都专注关于耶路撒冷圣殿所发生的事：3 章说明：如果有热心的大司祭像敖尼雅第三一样负责尽职，圣殿必因天主的保护，不会遭受亵渎；4-7 章记述在不法的大司祭管领下，圣殿未免遭受亵渎，但虔诚的犹太人，舍生致命作赎罪祭，天主又必怜悯自己的百姓；8:1-10:9 讲明，天主因犹大玛加伯及其他忠信人的祈祷，使犹太人战胜敌军，并叫霸王安提约古第四悲惨的死去，如此使犹大收复耶路撒冷，清洁圣殿；并建立新的祭坛 10:10-13:26 述说，犹大依赖天主的助佑，得胜周围一切仇敌；使他们承认犹太人民的宗教自由，且对圣殿表示尊敬。14:1-15:36 记述犹大因卖国的大司祭阿耳基慕的煽动，又发生战事，但亵渎天主及圣殿的尼加诺尔终不免战败阵亡，犹太人因此赞颂「保卫圣所不受沾污」的天主。15:37-39 是本书的结论。

文体特性：
《加上》与《撒上、下》和《列上、下》相彷，《加下》则与《编上、下》相似。作者记述史事为使读者受到宗教感化，并「使喜爱阅读的人得到愉快」（2:25），即是说，使读者酒水共饮，同时享受利益和乐趣（15:39-39），所以作者不是为严格讲述记载史实历史，而是为启发读者的信心，他以富于感情善于修辞的文体，来激发读者爱本国宗教的热情，换言之，本书属于一种使人激动发奋的史书（Pathetic History）。这是当时希腊文化界内常用的一种文学体裁。

抱着这样的目的，作者曾多次提及，如何在战争时，天主以超自然的奇迹，并遣派天使及曾死去的圣人；助佑忠信爱主的百姓（3:24-27; 10:29-31; 11:8; 12:22; 15:12-16）。在本书五篇每段里，他描写了三种行事的角色：虔诚忠心的犹太人，卖国叛教的同乡和压迫本国宗教自由的外邦人。这三种人毕竟都异口同声公然承认天主伟大的能力（3:30, 34-39; 7:32-37; 9:12; 10:7; 13:23; 15:34）。

宗教教训可说是本书内主要思想；但对本书的历史性，必须注意其宗旨，以及作者所引用雅松所编的五卷史书。作者没有讲明自己对史事的细小节目达到何种程度，但若把 《加下》与《加上》比较一下，便不难看出本书的历史性。

神学教训：
由宗教观点来看，《加下》远超越《加上》。《旧约》启示的内容，在公元前最后的两世纪内，另外在埃及的犹太侨民中，有更多的发展与进步（见「智慧书」条。）

抗拒希腊文化及宗教影响的犹太人，专心注意自己的信仰与宗教生活，为指出他们的教义系统和生活方式，在《加下》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新的术语：「犹太教」（2:21; 8:1; 14:38）。这「犹太教」一名，虽然在以后的数世纪里，有了多方面的过激趋势，但在 《加下》内，却显出了它的长处和优点（见「犹太教」条）。

作者的宗教中心概念，可以说，是那为天主住所「举世闻名的圣殿」（2:23）。天主是「至圣的上主」（14:36），是那「从无中」形成「世界的创造者」，掌管世界历史的至高的「万王之王」（1:24; 7:24; 13:14等），和全人类的审判者（7:17, 19, 35-37）。他给以民立了「神圣的法律」（6:23, 28），即谁也不可违犯的法律；但这伟大的天主，虽超越万物，却离自己的百姓很近。耶路撒冷是他的「圣城」（1:12; 3:1），在那里有「全能者的圣殿」（15:32），谁若敢亵渎此圣殿，必受严厉的惩罚（3:23, 29; 9:5, 10; 15:32）。如果天主许敌人亵渎他的圣所，那只是因为一般犹太人「罪恶满盈」的缘故（5:17-20; 7:18, 32）；但百姓一旦改过迁善，祈祷献祭，圣殿的光荣必然恢复（5:20）。尤其殉道者为信仰而自作牺牲有赔偿赎罪的效果，使天主的义怒变成怜悯（7:38; 8:3-5）；若百姓尽忠，那么在紧急的时候，「众神和全能的主」必从天上遣派军队来，为保护自己的人民和圣殿作战（2:21; 3:24-29; 14:34）。

在天上还有以民已过世的圣人，他们时以祈祷，助佑在世上为信仰而作战的弟兄（15:12, 16）。这思想，使我们更注意到作者论身故之后的观念：死亡不会消灭人的真正生存。由此点看来，古时论阴间的悲观思想，在作者的时代，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见「阴间[冥府]」条），况且阴间的生存，不是人生的最后终结。虔诚的犹太人不怕为信仰而舍生（6:23-31; 7; 14:37-46），都是因为怀有将来复活的希望（7:9, 11, 14, 23, 36; 14:46）。他们深信不疑，本身忍受了暂时的苦痛后，将来必得永生；但恶人及背信者，死后必受到严厉的审判及惩罚（7:36; 6:26）。

死亡既不是人生的终点，那末，也不能完全断绝生者与死者的关系。死了的忠实信徒，以祈祷关照世上的弟兄（15:12, 14），同时，世上的信徒藉祈祷和祭献，也会求天主赦免已死的兄弟，因疏忽所犯的罪过（12:42-45; 见「炼狱」条）。论及人死后仍生存及将来复活的道理， 《旧约》的启示在《加下》和《智》已达到顶峰。 

